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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周一、五見報

食堂美食

近年，素食文化慢慢被大眾接
受，哪怕本身不是素食者也逐漸理解
素食者的生活選擇，而非只顧好事地
問「吃素肉豈不是齋口不齋心」、 「全
世界食肉，那牧場要怎麼辦」 云云。

但，綜觀飲食史，我們又不難發
覺素食主義長期處於文化邊緣的事
實。舉例，法國理性主義哲學家笛卡
兒便認為，動物缺乏理性、語言，也
沒有像人類一般的靈魂，故此吃動物
「不是對動物殘忍，而是對人類的遷
就，因為這樣想就可以為人類吃肉或
殺生的罪行開脫」 。

對於如此奇怪的邏輯，英國哲學
家邊沁反駁： 「問題不在於牠們能不
能理性推理或說話，而是牠們活該受
苦嗎？」

當然，我們必須明白邊沁的論
點，並不單純針對人類的動物觀，而
是延伸至有關種族主義的討論，他寫
道： 「法國人明白，黑皮膚不構成一
個人被否定的理由，而後者還無法向
任性的施虐者討回公道。也許某一天
我們會了解，腳的數量多少、毛髮顏
色深淺或尾巴退化與否，都不足以構
成一個生命體被遺棄的理由。」

邊沁的說法一度被視為激進，但
隨着文明的推進，他的論點慢慢影響
了主流的論述。今時今日，素食主義
者也不會輕易宣稱自己完全沒有殺
生，因為我們知道農耕也涉及殺生，
有研究便指出，機械化耕作與農藥的
使用每年殺了約七十三億隻動物。

於是，作為一名雜食者，我對於
素食的反思，依然落在其核心的關
懷：這是有關思考別的生命、環境、
寡欲的生活態度，而非純粹理性的計
算與約束。這讓我想起明代思想家呂
坤的提醒： 「以寡欲為四物，以食淡

為二陳，以清心省事為四君子」 。
呂坤的說法，也出現在其他不同

的文本。 「四物」 、 「二陳」 、 「四
君子」 都是中醫名方，而比這些名方
更有益的，則是寡欲、飲食清淡，以
至清除內心的雜念。我想，當代素食
者也不會反對，素食的修行可以從這
三方面開始。

近期不少人推介黃精甫導演和編
劇的電影《周處除三害》，網上更有
不少關於戲名典故、細節分析和寓意
探討的文章。一齣以暴力場面掛帥的
電影能通過審批於內地上映，還要爆
火，定有其精彩吸引之處。我不怕血
腥，但不追求打鬥和動作特技的感官
刺激，可是看到網民紛紛探究劇本與
人性的關係，也耐不住好奇一看。

顧名思義，故事中有三害要除。
那是三名惡行滔天的犯人，主角是其
中之一。當他知道自己在通緝名單上
只排行第三，感覺不爽，因此當在別

人的欺騙下以為自己患末期肺癌後，
就想殺死首兩名罪犯彰顯自己的能
力，藉幹一票大事，盼死後留名。劇
情不便透露，只可說由角色設定、故
事發展、暴力場面的安排等，處處能
刺激觀眾思考善惡難辨的荒誕矛盾，
感嘆人往往落入佛教所說的貪、嗔、
痴網羅中，無法自拔，也可能像電影
中的三名惡人，因人性的弱點而萬劫
不復。

電影其中一個關鍵角色是一名女
醫生，也是個好媽媽。然而她同時是
黑道中人的救命符，因為黑幫分子打

架或因逃避追捕而受傷，就會找她治
療，三名通緝犯也曾受過她的恩惠。
醫治病患，她不敷衍，可是拯救的卻
是會繼續危害社會的不法之徒，那她
所做的究竟是善還是惡？

最令我震撼的，是男主角接觸及
加入邪教的部分。邪教會址是個清幽
恬靜、寬敞舒適的修道場，所有人均
穿素淨制服、吃清淡食物、在聚會時
齊心高唱悅耳勵志的詩歌。教主一臉
慈祥，溫文脫俗，還替信徒治病，可
是暗裏卻做盡詐騙和暴戾的勾當，可
憐信徒都被洗腦控制。當男主角揭露

邪教的真面目後，教主及其爪牙原形
畢露，雙方的博弈最後更釀成一場駭
人的集體屠殺。那前後美醜的反差，
令人心寒；畫面設計和拍攝手法，我
不認為屬刻意賣弄以嘩眾取寵，反而
覺得導演讓觀眾於毛骨悚然中思考何
謂救贖與善惡，手法高明，着實精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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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 一語幾多變遷。古小說
裏的 「食堂」 大多在寺廟。上世紀八
十年代說起 「食堂」 ，讓人聯想到國
營單位。而今 「深夜食堂」 走紅，這
兩個字又多了些暖色。

近二十年我一直住在北京南城。
近代以來，南城便是各行各業混雜之
所，掌故筆記中的不少美食都在此
處。余生也晚，不曾趕上。有幾家沿
襲了舊名號的，只剩可資緬懷的名
號，口味並無特色。值得一記倒是兩
家 「食堂」 。

離我近的一家在南二環以南，其

實是個主食檔口，窗上寫着 「本廠米
粉肉」 。 「廠」 即檔口後身的北京景
泰藍廠。賣的不限於米粉肉，還有饅
頭大餅之類，最受追捧的是糖三角，
雪白的麵裹着焦黑的濃紅糖汁，未必
健康，但絕對滿足甜食愛好者的需
要。因是廠子的食堂，營業時間與一
般飯店不同，只在下午下班前後售賣
一兩個小時。檔口在我回家必經之路
上，每次路過，總見排着長隊。有一
次，一位年輕的父親抱着孩子走在我
前面，快到檔口時，兩三歲的娃娃猛
地掙脫父懷，大喊着 「糖三角」 ，使

勁倒騰小胖腿，衝鋒般跑去。三年疫
情之後，檔口未見重開，搶購糖三角
的娃娃，早就是小學生了吧。

另一家 「鎖廠食堂」 離我遠一
些，在南三環邊。鎖廠的情況，我全
不了解，這個 「食堂」 大名鼎鼎，幾
成網紅。前幾天路過，進去一探。確
實 「食堂」 味兒很足，連守在檔口的
阿姨也是食堂大媽的範兒，面帶微
笑，手拎大勺。除了盛名遠播的炒
肝、包子，還有賣炒菜米飯，都是木
須肉、魚香肝尖等家常菜，小份菜，
價錢便宜。一位六十上下的婦女排我

前面，正和掌勺阿姨閒聊，一看就是
店裏的常客， 「我打這兒過，猛想起
今兒是周六，該是丸子啊，趕緊進
來」 ， 「那才來三個呀」 ， 「呦，三
個就夠吃的啦」 ……你看，這位把
「鎖廠食堂」 的每周菜譜都背下來
了，專門來赴一場與丸子的約會。

以食淡為二陳

善與惡

白鯨聞歌起舞

負責我們樓道的保潔員楊阿姨大年
初六就回來上班了。一見面，就看到她
左手戴了個明晃晃的金鐲子。她喜滋滋
地告訴母親：過年回老家女兒送的，花
了一萬八呢。

楊阿姨是江蘇盱眙人，五十多歲，
在父母所住的小區當保潔員快兩年了。
她每天上午七點做到十一點，下午一點
做到五點，每月工資不過兩三千，勝在
穩定。她先生在本地做泥瓦匠，有活
做，無活歇，似乎有點靠天吃飯。楊阿
姨不識字，自己的姓名模糊認得，一雙
兒女倒都是大學畢業生。女兒嫁到安徽
六合，開了家美容店，生意興隆，還給
她生了個外孫女。她過年回老家主要是
為了看看這個第三代。兒子在南京某高
校任職，女朋友是鹽城人，也在南京工
作。

老兩口在本地租房住，但在老家農
村造了房，裝修完畢，想給兒子結婚
用。但兒子看不上，希望在南京買房，
結婚落戶。所以他們老夫妻孜孜恪恪，
從牙縫裏省錢，要幫兒子付個房貸首
付。楊阿姨天暖時一天打兩份工，在我
們小區做完了還去別的地方保潔。現在
天冷，她只在這裏幹活，但樂於加班，
從看守垃圾分類小屋到清掃綠化垃圾，
碰到能額外賺錢的機會她從不說不。

母親因為不良於行，拜託楊阿姨幫
着去菜鳥驛站取快遞，每件無論大小，
付她一元。一來二去，就熟悉起來。楊
阿姨沉默寡言，做事認真，很懂得禮尚
往來。母親平日送她水果、蔬菜、麵包
之類，她春節放假回來特意送來老家自
己養的母雞下的五十隻雞蛋。

楊阿姨每日辛勤勞動，為兒女奔
忙，希望她的孩子也能體會、感恩母親
的眷眷慈心。

二○二四年為金庸（本名查良鏞）的
百年誕辰，而香港是金庸武俠小說的起
源地。本月開始，香港陸續舉辦多項活
動，包括大型展覽、講座、徵文活動
等，紀念這位武俠小說泰斗。

金庸與梁羽生（本名陳文統）在二
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於《新晚報》等報
章連載武俠小說，由此開啟 「新武俠小
說流派」 。歷經七十年， 「新武俠小說
流派」 在華人世界影響至今未衰。金庸
的 「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
鴛」 早已成為武俠迷琅琅上口的名句。

自一九五五年起到一九七二年止，

金庸一共創作了十五部武俠小說，除了
創作於七○年篇幅最短的《越女劍》，
金庸將其他的十四部作品名稱的首字串
聯起來，寫成 「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
神俠倚碧鴛」 十四字對聯（附圖），大
致字面意思是：只見漫天大雪中，有人
正在射白鹿；而作者胸有成竹大笑之
後，又繼續書寫那神俠眷侶和鴛鴦相倚
的故事。

這幅對聯的親筆原稿，自二○一七
年香港 「金庸館」 開館以來，一直珍藏
於此。 「金庸館」 常設於香港文化博物
館內。 「金庸館」 的布置猶如他筆下武

俠世界，展廳中央放有一扇金庸借出的
《射鵰英雄傳》屏風，由友人所贈，曾
長期放於他辦公室內；屏風左右，便是
那十四字對聯。

此外，香港文化博物館本月還接收
了由金庸家人捐贈作永久收藏的金庸半
身像。雕像高約六十公分，由雕塑家任
哲以金庸晚年形象作藍本，於 「金庸
館」 中陳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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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金庸館 探索武俠世界

􀎠抄襲􀎡之爭

保潔阿姨的心願

人生如戲，全靠演技。
如今都這麼說。不如意事常
八九，或強顏歡笑，或故作
深沉，其實不都是做戲嗎？

有一類人更特殊，那就
是唱戲的優伶。他們既要演
台上的戲，也演台下的戲。
台上台下、戲裏戲外，有區
別，卻又糾纏不清。或者說
台下的 「戲」 ，往往是台上
戲的延伸，緊緊地一層裹一
層。《霸王別姬》裏的程蝶
衣，幾十年來的漂泊跌宕，
不就是一直活在戲裏？

寫戲的小說也很多，差
不多各個劇種都有。比如，
賈平凹的《秦腔》，畢飛宇
的《青衣》，陳彥的《主
角》，艾偉的《過往》，喬

葉的《旦角》等等，都以名伶為主角。
他（她）們是小說的主角，也是小說裏
戲台上的主角，是一種套娃式的結構。
葉廣芩的《採桑子》，莫言的《檀香
刑》，也都用戲來串聯起整部小說。涉
及到京劇、豫劇、秦腔、越劇，甚至貓
腔（茂腔）這樣的地方小戲。

一個個故事，一個個人物的命運，
社會變遷，時代滄桑，以及劇種本身的
興衰流轉，都在激越蒼涼、婉轉哀鳴的
唱腔中，大珠小珠落玉盤，跳躍在字裏
行間和讀者的情弦上。

照理來說，台上的戲是假的、排練
的，台下的生活才是真實的。但人生如
戲，戲如人生， 「角兒」 們不斷地上
妝、卸妝，在台下、戲外，也穿戴起另
一套行頭和扮相，在兩個場域不斷切
換。而台上的鑼鼓聲響，與台下的職場
內卷和 「辦公室政治」 ，無法割捨清
楚，並沒有出將入相的那張門簾。

甚至可以說，台上的戲本是排的，
但卻一板一眼，清清楚楚，不可逾矩，
反而更加踏實；台下的種種紛擾，才是
真正的漩渦叢生、懸念迭起的 「戲」 ，
令人恍惚。莊生曉夢迷蝴蝶──不知周
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究竟
哪個才是本我？這正是很多寫戲小說的
終極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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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網上刷到兩隻白鯨
「跳舞」 視頻。在西南重慶，當白
鯨飼養員餵食時，雲南打歌強勢入
場。兩隻白白胖胖的白鯨，情不自
禁地跟隨音樂一起搖擺，引得觀眾
圍觀點讚，評其為 「全場最佳」 。

這兩隻吃了 「可愛」 長大的白
鯨，應是二○二○年九月，進駐重
慶融創海世界的一對白鯨寶寶。當
時，白鯨男寶年約八歲，身長約四
點二米，體重約一千一百公斤，通
體白色；白鯨女寶年約六歲，身長
四米，體重約九百公斤，通體呈淡
灰色。原來白鯨並非天生白色，白
鯨BB的身體呈灰色，隨着年齡增長
逐漸轉淡，最終除了背脊與胸、尾
鰭邊緣有暗色沉積外，全身皆白。

白鯨以多變的叫聲和豐富的臉
部表情聞名，牠的額頭突出且圓
滑，被學者形容為 「充滿溫暖油脂
的氣球」 。喙很短，沒有背鰭，加
之嘴線較寬，天生一張笑臉，被稱
為 「微笑天使」 ；又因泳姿和體態
優雅，獲 「水中芭蕾舞者」 稱號。

白鯨還有一個廣為人知的愛稱

是 「海洋中的金絲雀」 ，擁有能發
出幾百種聲音的 「口技」 。有人曾
形象地描述： 「高音的共鳴哨聲與
尖叫，多變的滴答聲與咯咯聲，讓
人聯想到一隊交響樂隊，有時又有
如貓叫或小鳥的啁啾聲。」

據專家評估，白鯨的智力相當
於人類的三歲小孩，活潑好動，好
奇心旺盛，喜歡與人玩耍，尤喜小
朋友。也許是自身擁有樂隊級別聲
效的緣故，白鯨的聽力也靈敏，能
聽懂人類簡單指令，並迅速作出相
應的動作。網上還流傳很多白鯨的
視頻，比如，女士的手機不慎掉入
水中，好心的白鯨幫你撈上來；又
比如，白鯨參與 「三鯨」 或 「四
鯨」 水上高難度表演，整齊劃一。

在白鯨的家鄉北極地區，現今
還有逾十萬頭白鯨，過着群居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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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黃精甫自編自導的電影《周
處除三害》近來一邊票房捷報頻
傳，另一邊卻深陷抄襲風波。日
前，台灣導演錢人豪稱《周處除三
害》抄襲自己的劇本《無法無天》，
並向黃精甫以及《周處除三害》的
製片公司 「一種態度」 提出控告。

要說最令文藝創作者聞風喪膽
的字眼， 「抄襲」 必在其中。常見
的 「抄襲」 事件，大抵有兩種，一
種是同期作品之間的抄襲指控，如
今次的《周處除三害》，又如去年
電影《掃毒2》被控抄襲內地電影
《完美情人》，被控抄襲的作品名
氣比控方大，乍一看以為是 「碰
瓷」 ，但細細看來又不得不承認確
有較多相似之處。

另一種是向經典作品的抄襲指
控，如曾國祥導演的電影《少年的
你》被指 「融梗」 東野圭吾《嫌疑
人X的獻身》，《琅琊榜》被疑情
節雷同《基督山伯爵》，這類指控
往往只存在於民間，原作既不會去
控告，同時也因原作地位崇高而被
認為是一種致敬、借鑒。歌手蔡健

雅曾經被指控作品《拋物線》、
《紅色高跟鞋》等涉嫌抄襲，而後
蔡健雅作出回應， 「那時，常聽
The Weepies。Sorry，但在寫歌
的當下，真的沒有在想我要抄襲！」
「因為從小聽了那麼多音樂，都是
被很多前輩啟發，慢慢學會怎麼寫
出自我風格的音樂，唱出自己的風
格。」 簡言之，從大量的作品中浸
淫而來的創作能力，難以避免在此
後的創作中發生無意識的借鑒，儘
管雷同，但絕無主觀故意。

文藝創作過程與發生雷同現
象，玄而又玄，沒有創作者會承認
自己主觀抄襲，而客觀上到底是
「抄襲」 還是 「借鑒」 ，則更加複
雜難言，如何更好地界定抄襲，而
讓抄襲不至變成攻訐對手、攫取利
益的方式，同時又更好地保護創作
者權益，看來任重道遠。


